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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中地面温度对亚洲小车蝗体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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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白天地面温度对亚洲小车蝗体温的影响，２０１７年７月和２０１８年６－８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自然

生境中６个地点开展了调查。结果表明：亚洲小车蝗的平均体温随地温变化，且在６：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６：００－１９：００

内高于平均地温。地温与不同龄期和性别亚洲小车蝗体温之间呈极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犘＜０．０１）。体温只出现一

次高峰，１３：００左右的（３９．３±０．２）℃；地温出现２次高峰，１３：００左右的（４２．０±０．５）℃和１５：００左右的（３８．９±

０．４）℃。地温为３１．５～３８．３℃时，成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蝗蝻（犘＜０．０５）；地温低于３１．５℃和３８．３～４８．２℃

时，蝗蝻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成虫（犘＜０．０５）。地温为２６．１～４０．０℃，雌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雄虫（犘＜

０．０５）；地温高于４０．０℃，雄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雌虫（犘＜０．０５）。因此，地温可以作为监测该虫生长发育的

因子为其防控提供依据。

关键词　亚洲小车蝗；　体温调节；　体温；　地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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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北方省（区），与其他草原

蝗虫相比，暴发时间早、发生数量大，可使牧草减产

５０％以上
［１２］。该虫是我国北方草原及农牧交错区

最主要的害虫之一，主要取食１２种左右的草类，如

大针茅犛狋犻狆犪犵狉犪狀犱犻狊、羊草犔犲狔犿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糙隐

子草犆犾犲犻狊狋狅犵犲狀犲狊狊狇狌犪狉狉狅狊犪等禾本科牧草
［３］。草原

牧草被蝗虫啃食后，草场一片枯黄，禾本科、莎草科

类型的草地地表出现大面积裸露，这不仅给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还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

不良后果［４］。

变温动物的体温常受到自身生理因素和所处环

境的生态因素影响［５８］，体温能直接影响它们的生殖

活动、发育速度、身体大小等［９１０］。Ｗｏｏｄｓ
［１１］发现烟

草天蛾犕犪狀犱狌犮犪狊犲狓狋犪幼虫随着体长的增加能够使

自身体温增加３～５℃；Ｇｕｎｎ
［１２］的研究表明非洲黏

虫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犲犿狆狋犪黑色幼虫的体温升高明显

比绿色的快。刘银民等［１３］研究发现在自然生境中

东亚飞蝗犔狅犮狌狊狋犪犿犻犵狉犪狋狅狉犻犪犿犪狀犻犾犲狀狊犻狊的体温受

地面温度的影响最大。在自然环境中，部分变温动

物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行为使体温维持在一定的范

围内以期更好的生存［１４１５］。褐飞蝗 犔狅犮狌狊狋犪狀犪

狆犪狉犱犪犾犻狀犪通过改变身体的姿势和选择不同的生境

等方式来调节其体温并保持在３８～４１℃
［１６］。沙漠

蝗犛犮犺犻狊狋狅犮犲狉犮犪犵狉犲犵犪狉犻犪通过选择晒太阳或温暖的

栖息地等方式来保持适宜的体温［１７］。

本试验以亚洲小车蝗为研究对象，在草原生境

中开展相关工作，研究地面温度对亚洲小车蝗体温

的影响，以期了解自然条件下，蝗蝻和成虫以及不同

性别的亚洲小车蝗对地面温度变化的响应，进而掌

握其生长发育特性，为发生期预测预报和有效防控

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区域概况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北纬４１°３４′至

４６°５２′，东经１１１°９′至１２０°０′之间；其草原面积约２０．３

万ｋｍ２，是世界闻名的大草原之一
［１８］。干旱少雨是

该区域气候的典型特征，年降水量约３５０～４５０ｍｍ，

降水集中于６－９月。该区域植被类型复杂多样，以

羊草、克氏针茅犛．犽狉狔犾狅狏犻犻和大针茅等为优势草种；

大约有７科３１属５９种蝗虫，其中亚洲小车蝗是该

区的主要优势种之一，通常占蝗虫种群的５０％以

上，在严重发生时可达９０％以上
［１９２１］。

１．２　调查地点及时间

亚洲小车蝗体温调查地点选择植物长势良好，

且羊草、克氏针茅和大针茅等优势植物所占面积大

的区域，分别为九曲湾旅游区（Ｅ１１６°６′５０″～Ｅ１１６°８′

５９′，Ｎ４３°４９′１７″～Ｎ４３°５０′２５″）、锡林水库（Ｅ１１６°５′

２７″～Ｅ１１６°５３′３１″，Ｎ４３°５０′４９″～Ｎ４３°５０′５７″）、平顶

山（Ｅ１１６°７′１３″～Ｅ１１６°８′２２″，Ｎ４３°３４′５５″～Ｎ４３°４０′

３１″）、三十一团巴彦锡勒（Ｅ１１６°１９′４８″～Ｅ１１６°１９′

５１″，Ｎ４３°５５′４″～Ｎ４３°５５′８″）、塔根（Ｅ１１６°２９′１″～

Ｅ１１６°４９′４″，Ｎ４３°１７′９″～Ｎ４３°２９′３″）和塔拉变电站

（Ｅ１１６°１６′４２″～Ｅ１１６°１６′４３″，Ｎ４４°３′２４″～Ｎ４４°３′

３８″）。其中塔根和塔拉变电站在２０１８年暴发了亚

洲小车蝗，为新增调查点。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的调

查日期分别为７月１５日－７月２９日和６月１８日－

８月１６日，共调查２６次，调查时间为５：００－２０：００

左右。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徒手或者捕虫网随机捕捉亚洲小车蝗的蝗

蝻和成虫，然后立即用ＨＨＦ８１型手持式数字温度

仪配备欧米茄热电偶（０．１２５ｍｍ）（美国欧米茄仪器

仪表有限公司）测量其体温。测量时，先用直径

０．２５ｍｍ注射器针头在蝗虫前胸腹板右上方扎１小

孔，随后插入热电偶，待读数稳定后记录体温数据

（体温，犜犫），测定后将其放回到自然生境中。同时

测量、记录亚洲小车蝗捕捉地点的地面温度（地温，

犜犵），并记录捕捉的时间、龄期和性别等信息。为保

证调查时间范围内每小时都有体温数据，采用测量

３０ｍｉｎ，休息３０ｍｉｎ的方式；由于调查地点小车蝗

种群密度的差异，每小时测量数量在１～７１头。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共测试３７６７头亚洲小车蝗，其中

蝗蝻７９０头，成虫２９７７头。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首先将捕捉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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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行转换，只保留小时部分；然后对地温与体温进行二

次项曲线拟合，无体温调节用犜犫＝犜犵的等温线表

示［２２］；所有描述性统计值均用平均值±标准误。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５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亚洲小车蝗在白天的体温动态

统计结果表明：在调查时间范围内，亚洲小车蝗

的平均体温随地温的升高而升高，随地温的降低而

降低（图１）；平均体温在６：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６：００－

１９：００内均高于平均地温。地温出现了２次高峰，

分别是１３：００左右的（４２．０±０．５）℃和１５：００左右

的（３８．９±０．４）℃，此时，亚洲小车蝗的平均体温分

别为（３９．３±０．２）℃和（３７．２±０．２）℃，其中１３：００

左右是最高体温时段。在５：００左右，亚洲小车蝗平

均体温最低，为（２１．９±０．４）℃，低于地温的（２３．９±

０．４）℃。在７：００左右，亚洲小车蝗平均体温（２９．８±

０．６）℃与地温（２５．８±０．６）℃之间的温差达到最大

值，约为４．０℃。

图１　亚洲小车蝗白天的平均体温与地温随时间的变化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犫狅犱狔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犳狅狉犗犲犱犪犾犲狌狊犱犲犮狅狉狌狊

犪狊犻犪狋犻犮狌狊犪狀犱犵狉狅狌狀犱狊狌狉犳犪犮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犱狌狉犻狀犵犱犪狔犾犻犵犺狋

２．２　地温对不同发育阶段亚洲小车蝗体温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亚洲小车蝗蝗蝻与成虫的体温

与地温之间均为非线性关系，但变化趋势不一致。

地温与蝗蝻体温的拟合方程为犜犫＝－０．０１１犜犵
２＋

１．２７８犜犵＋５．５０５（犚２＝０．６６７，犘＜０．０１），与等温线

犜犫＝犜犵的交点为３８．３℃。地温与成虫体温的拟合

方程为犜犫＝－０．０３０犜犵
２＋２．７９２犜犵－２３．３３８（犚２＝

０．７９８，犘＜０．０１），与等温线犜犫＝犜犵的交点为４０．５℃

和１９．２℃（图２）。

当地温低于３１．５℃，蝗蝻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

强于成虫（犘＜０．０５）；当地温在３１．５～３８．３℃，成虫

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蝗蝻（犘＜０．０５）；当地温

在３８．３５～４８．２℃，蝗蝻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

成虫（犘＜０．０５）；当地温高于４８．２℃，蝗蝻的体温调

节能力强于成虫，但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

图２　亚洲小车蝗成虫与蝗蝻体温与地温的拟合曲线

犉犻犵．２　犉犻狋狋犻狀犵犮狌狉狏犲狅犳犫狅犱狔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犵狉狅狌狀犱

狊狌狉犳犪犮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犪犱狌犾狋犪狀犱狀狔犿狆犺狅犳

犗犲犱犪犾犲狌狊犱犲犮狅狉狌狊犪狊犻犪狋犻犮狌狊

２．３　地温对不同性别亚洲小车蝗体温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性别亚洲小车蝗体温与地温

之间均为非线性关系，变化趋势十分相似。地温与雌

虫（狀＝１７９９）体温的拟合方程为犜犫＝－０．０２５犜犵２＋

２．４２２犜犵－１６．２０９（犚２＝０．７４９，犘＜０．０１），与等温

线犜犫＝犜犵的交点为４１．１℃和１５．８℃。地温与雄

虫（狀＝１９６８）体温的拟合方程为犜犫＝－０．０２１犜犵２＋

２．１０９犜犵－１０．７６４（犚２＝０．７６３，犘＜０．０１），与等温

线犜犫＝犜犵的交点为４０．０℃和１２．８℃（图３）。

图３　亚洲小车蝗雌虫与雄虫体温与地温的拟合曲线

犉犻犵．３　犉犻狋狋犻狀犵犮狌狉狏犲狅犳犫狅犱狔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犵狉狅狌狀犱狊狌狉犳犪犮犲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犳犲犿犪犾犲犪狀犱犿犪犾犲狅犳犗犲犱犪犾犲狌狊犱犲犮狅狉狌狊犪狊犻犪狋犻犮狌狊

当地温低于２６．１℃，雄虫的体温调节能力强于

雌虫，但差异不显著（犘＞０．０５）；当地温为２６．１～

４０．０℃，雌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雄虫（犘＜

０．０５）；当地温高于４０．０℃，雄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

著强于雌虫（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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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２期 程雨蒙等：自然环境中地面温度对亚洲小车蝗体温的影响

３　讨论

试验发现亚洲小车蝗的平均体温随着地温的升

高而升高，随地温的降低而降低，且在６：００－１２：００

和１６：００－１９：００内均高于地面平均温度。这与昆

虫在自然生境中的体温变化趋势一致［１１，１３，１６，２３］。调

查过程中发现，上午亚洲小车蝗有在裸露地面上晒

太阳的行为，其体温主要受到地温的影响。塞内加

尔小车蝗犗．狊犲狀犲犵犪犾犲狀狊犻狊也表现出晒太阳的行为，

清晨时，其头总是向着东方来获取更适宜的温

度［２４］。在草原上，地面经历了整个夜晚，其温度较

低。当太阳升起时，地温升高速度较快，而亚洲小车

蝗需要适应的时间来使其体温升高，在５：００左右时

亚洲小车蝗的体温最低且低于地温。在地温的两次

高温峰值时段内，亚洲小车蝗的体温低于地温。这

与姚君明［２５］研究发现东亚飞蝗在辐射温度高于

５０℃，蝗虫开始烦躁，体温明显低于环境温度一致。

昆虫体温与环境温度的关系包括呈非线性关系

的行为性体温调节和体温趋近环境温度呈线性关系

的无行为性体温调节［２６２７］。如臭腹腺蝗犣狅狀狅犮犲狉狌狊

狏犪狉犻犲犵犪狋狌狊、蔗蝗犎犻犲狉狅犵犾狔狆犺狌狊犱犪犵犪狀犲狀狊犻狊成虫属

于无行为性体温调节［２６，２８］，东亚飞蝗、褐飞蝗、摩洛

哥戟纹蝗犇狅犮犻狅狊狋犪狌狉狌狊犿犪狉狅犮犮犪狀狌狊成虫等属于行

为性体温调节［１６，２６２７］。但是关于亚洲小车蝗体温与

地温的关系尚未见报道。本试验结果表明，亚洲小

车蝗无论是蝗蝻还是成虫，雌虫还是雄虫与地温均

呈现非线性关系，即具有行为性体温调节能力。当

地面温度低于３１．５℃，蝗蝻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

于成虫。这与东亚飞蝗在恒温１８～３０℃的条件下，

低龄蝗蝻比高龄蝗蝻和成虫具有更强的体温调节能

力［２９］相类似。当地温为３１．５～３８．３℃时，亚洲小车

蝗成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蝗蝻。这与岳梅

等［２７］发现东亚飞蝗成虫在环境温度为３０．２～４３．９℃

时，体温调节能力强于蝗蝻相类似。

亚洲小车蝗不同性别体温变化趋势研究相对较

少。研究发现在自然生境中，不同性别的蝗虫体温

变化趋势十分相似。任金龙等［３０］发现意大利蝗

犆犪犾犾犻狆狋犪犿狌狊犻狋犪犾犻犮狌狊在环境温度为３０～３８℃时，雄

成虫体温高于雌成虫；而亚洲小车蝗实测雌虫体温

高于雄虫，并且雌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雄虫。

当环境温度在３８～４８℃范围内，意大利蝗雌成虫体

温高于雄成虫温度；而亚洲小车蝗实测雄虫体温高

于雌虫，且雄虫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强于雌虫。两

种蝗虫体温调节能力均随环境温度变化呈现出波

动，但变化趋势不一致，这可能与所处的生境和自身

调节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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